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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学

诗抒胸臆

■陈文莘

何须把酒问青天，
天上人间又一年。
起舞不知身是客，
今宵明月故乡圆。

■成濂

桂馥金樽明月天，
魂牵思土又经年。
异乡怎比故园美，
返里何由能梦圆。

■陈石年

画菊闲吟又一年，
懒闻世事已多年。
机心早息身为客，
随分鸥凫秋月圆。

■顾安昌

举杯踉跄问苍天，
海峡风云多少年。
明月中秋惹思念，
同胞两岸梦团圆。

■张建娣

改革花开撼苍天，
蒸蒸日上话华年。
神州遍摘丰收果，
难忘故乡月最圆。

■张亚林

中秋月兔挂青天，
一派人间好兆年。
华夏子孙喜作客，
睽违两岸盼团圆。

■陆晴

此身去客家乡远，
但见银河又一年。
两岸亲人昼夜盼，
今宵皓月望团圆。

■黄荣宝

金秋时节艳阳天，
麦浪飘香丰盛年。
蛇舞神州新气象，
宁康社稷月儿圆。

■金云澄

晴空八月望蓝天，
幻梦千巡恰晚年。
却憾身为夷域客，
沉吟洒泪盼团圆。

檀树嘴

买汰烧

■郑秀君 文

在昂贵的公寓里住了几个月之
后，我联系到了留学生宿舍——山
上国际学寮，地址在文京区小石川，
步行至东京大学 20 分钟。从东京
大学正门进入，一眼就能看见道路
两旁粗壮的银杏树，静静地沐浴在
阳光中。夏天，茂密的树叶遮蔽了
阳光，走在树下凉爽宜人。秋天，银
杏叶变黄，随着微风纷纷飘落。几
场秋雨过后，树上的银杏叶一扫而
光，但那满树金灿灿的叶子永远留
在人们心里，让人无限思念。

东大部分院系的创始人是外国
学 者 ，例 如 爱 尔 兰 学 者 Charles
Dickinson West 对日本的机械工程
从启蒙走向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雕像至今仍屹立在工学部2号
馆前。类似的雕像在东大校园内还
有很多。东大的建筑以欧洲风格居
多，尤其是文学部、法学部的建筑非
常优美，东大附属医院的外墙上还
刻有圣经故事。这些都给这所百年
名校增添了迷人风韵。

东大的留学生比较多，因此许
多院系都有外国教员，管教务的老
师都会英语，硕士课程也用英文授
课。他们的国际化是教员、行政人
员、课程、留学生同时推进的。

在东大，除了中央图书馆，几乎
每个学部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工学
部的每个学科还有自己的图书室，
比如工学部2号馆、5号馆、15号馆
的图书室。日本的著作权很严，大
部分文献不能像中国期刊网那样下
载和复制，有的还不能打印和复印，
所以需要经常去图书馆查阅想看的
文献。从图书馆出来，可以去“银杏
食堂”吃饭，那里的“赤门套餐”既便
宜又美味。

夏天的东京有时会刮台风。台
风过后，校园里满是厚厚的落叶，还
有刮断的大树枝，浓浓的泥土芬芳
夹杂着树叶的清香扑面而来。湿漉
漉的空气，湿漉漉的心情，成为这个
夏天湿漉漉的回忆。在东大，经常
能看到乌鸦。那一身黑色的羽毛，
油光铮亮，长长的喙还带着弯钩，爪
子也不短。尤其是它停在树枝上，
那黄豆大的眼珠在暗处一转，寒光
一闪，不由得想起“祥林嫂的眼珠间
或一轮”，让人不寒而栗。

东京大学的古树、雕塑、欧洲建
筑、图书馆、食堂，夹杂着乌鸦的叫
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东京大学独
特的魅力。（复旦大学）

东京大学魅力

秋日的黄昏
自打一出生就是位长者
他越过无人的旷野
把金瓶中的神光洒漏

远山披上了金缕衣
鸟儿唱着倦歌归巢
树叶在薄暮中沙沙作响
一匹马正探寻深草中最
后那一点绿

疾风窥见了秋云的边缘
暝夜将至
生命向黄昏下落
只为亲吻夕阳金色的影子

大地并不为岁月的枯荣
而伤怀
沉寂是季候深隐的摩触

它潜藏在万物的心里
等待下一次光阴的召唤

秋日黄昏
■陈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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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桑 文

老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名字，叫
檀树嘴。在我的方言里，嘴即河之
洲。我的祖辈在那里生活了多少年
多少代，我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单
从地名来说，这个坐落在河之洲的村
庄此前必定是檀树环绕，花木飘香。
我固执地认为，诗经伐檀那一首，就
是源于我的故乡。“坎坎伐檀兮，置之
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少年时
我像个老夫子一样抑扬顿挫地读着
这些句子，眼前总会浮现出这样一幅
画面：在我那个叫檀树嘴的村庄里，
我的先人们正在砍伐高大的檀树，砍
树的叮当之声回荡在树林间。大树
吱吱嘎嘎地倒下，密匝的林荫里露出
一块瓦蓝的天空。先人们把这些砍
倒的檀树，斩枝去叶，抬到村边那条

叫竺陂汊的小河边。竺陂汊的河水
清澈见底，波光粼粼，一直通向天水
相接的地方。

风景如画，多么美好！诗经描述
的这些景物，也的确与我的村庄吻
合。在这样一个山青水碧的地方，生
长着苍翠茂密的檀树。某一年春天，
摇着木铎的采诗官来到我的小村
庄。其时，我的一位才华横溢又乐观
练达的先人，站在田埂下，一边劳作，
一边歌唱，唱的正是那首坎坎伐檀。
这位渊博的采诗官连忙驻足，记下了
这首流传千载脍炙人口的诗歌。从
而让数千年后的我，作为一个檀树嘴
的后人，在诗三百的版图中找到了我
灵魂栖居的村庄。

我一直相信，在我那个叫做檀树
嘴的村庄的某个角落里，定然还有几
株高高低低的檀树，无论是青檀还是
紫檀，它们经风经雨，用自己的存在
默默地呵护着这个村庄的过去和现
在。然而，以我有限的植物学知识，
我并不认识这种名叫檀树的树。少
年时的我问遍了村里的老人：我们的

村子里到底还有没有檀树？老人们
说没有了。没有檀树为什么要叫檀
树嘴？老人们一脸茫然。他们唯一
能够确定的是，故乡的檀树，的确是
被先人们坎坎地砍伐掉了。

在一个叫檀树嘴的村庄里长大，
我却没有见过檀树，对我来说，多少
有些遗憾。然而，这并不影响诗经里
清且涟漪的竺陂汊河水，在我诗意的
想象空间里不舍昼夜地淙淙流淌，也
不影响檀树的缕缕清香深深地浸透
我的血液和清梦。

后来，我带着少年的惆怅离开了
生我养我的檀树嘴，开始走南闯北。
有一次在家具展销会上，有人向我介
绍了一套紫檀材质的家具，一桌四椅
一几一屏风而已，市价竟高达三百多
万元。那个从绿树阴浓的诗经里走
来的年轻人，被那一串阿拉伯数字惊
得目瞪口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
用整个青春苦苦寻觅的檀树，竟然在
这样一个场景里，以这样一种方式邂
逅。他仿佛看到，故乡那些粗壮茂密
的檀树，正被一棵棵地从诗经里抬出

来，置之河之干兮。
那年轻人突然生出一个根深叶

茂的念想：回到故乡去种树，让檀树
的清香重新弥漫在整个村庄，让伐檀
的坎坎声再次伴随着竺陂汊的河水
静静地流淌，让他的村庄重拾往昔诗
经的荣耀和辉煌。

我开始到处搜寻可以移栽的苗
木。一家苗圃的人回复我，一株一米
高的檀树苗，要卖三百多元。苗圃的
人说，十年后，你三百元买下的树苗，
能够给你带来八十多万元的收益。在
对方的提示下，我的大脑快速地换算：
栽上十棵这样的树，也许我此生往后
就可以不稼不穑了。诗经伐檀的场景
再次在我眼前浮现。我看见自己腰围
兽皮和粗布短裙，赤裸着臂膀，手持板
斧，站在一棵高大的檀树下，唷唷嗨唷
唷嗨地砍树。突然我的板斧不见了，
兽皮和粗布短裙也不见了，一个挺胸
腆肚的中年男子站在树下，嚯嚯的电
锯声把诗经肢解得粉碎。在河之洲，
那个寻找檀树的游子，望着奔流不息
的河水，迷失在回家的路途。

■郑树林 文/剪纸

上海的普通老百姓伊拉有个特
点是十分顾屋里厢，无论是女人男
人一上班之后，就是三点一线，到菜
场买菜会讨价还价，买回来还要洗
（汰）干净，最关键这男人还要烧得
一手好菜，屋里格事体是样样要会
得做，人称买汏烧围裙大丈夫，往往
交关事体都是三脚猫，屋内小修小
补还蛮“来三”。买汰烧就是家务事
的总称，买汰烧的丈夫不一定就是
妻管严。

有人说找男人做丈夫的一定要
找上海的男人，就是因为上海男人太
会做家务事了，不仅如此他们对老婆
也是一帖药，上海男人怕老婆还是蛮
出名格。他们对老婆有花功，温柔体
贴，乐于做居家好男人。有些男人虽
胸襟不够开阔，但大多数勿大会拆烂
污，不夸夸其谈“牛屄吹的来野豁
豁”。但伊拉要面子，要“扎台型”在
场面上不能塌招势，就是“吃泡饭”也

要穿西装带假领头。上海的女人也
知道自己男人要面子，所以说在大的
场面上，明明知道男人讲话有眼野豁
豁，还勿会拆穿他。过去有一个词叫

“洋装瘪三”，说的就是即使穷了溚溚
地格闲话，到外面上班或者聚会也要
准备一套料作做的衣裳，让外面人看
起来还是蛮有腔调，口袋里有多少铜
钿么人会得去关心，当然买汰烧格上
海男人为了把屋里摆摆平，常常藏眼
私房钿，老婆心里明白只是勿想拆穿
伊而已。

买汰烧是上海男人的一种无
奈，这种无奈都是因为要面子，想想
找一个老婆回家不容易，就那么一
点工资，有些男人家里的兄弟姐妹
多房子紧张，有女人能嫁进门已经
是一件好上加好的事情了，更何况
女人又有一份工作，可以补贴家庭
的生活，一个上海男人要打动女人
的除了工作优越，就是要学会做家
务事了，把女人服侍好。工作差的
更是要小心翼翼，不仅仅要买汰烧，
甚至于连老婆的内衣内裤可能都会
去洗，这是一个有关家庭维系的面
子工程。不了解上海男人的这种生
活，都觉得上海女人很幸福，其实这
是上海男人在无奈中的表现，想想

住在石库门、棚户区的上海人家，家
家户户都在一条弄堂，许多人又同在
一个单位工作，找到了女人做老婆大
家都已经看到，这时候最怕的是吵架
打架。夫妻之间不和让别人笑话。
以前街坊邻居中有一家人家夫妻闹
离婚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男人就是
再苦再累也只能自己承担着，而女人
就是抓住上海男人的这种心态而乐
得享受家里男人的买汰烧。

现在80后上海男人虽然不再学
习买汰烧，但是还是很注意家庭的
和睦。上海男人会买汰烧是面子，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顾及家庭幸
福的一种文化。


